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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傳戒問題研究
——以江蘇寶華山為中心 (1949-1957)

a

劉瓊

[摘 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政府推出一系列變革措施，整個社會發生很大的變

化。僧團這個看似身處方外的群體也被裹挾其中，事事相關。當代中國大陸佛教的諸多變革

中，傳戒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傳戒是檢驗僧團乃至佛教發展狀態的重要指標，也是佛教

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以著名的傳戒道場江蘇省句容縣寶華山隆昌寺為個

案，認為當代寶華山積極推行傳戒法會，除了它作為律宗祖庭、傳戒悠久的歷史因素及紹隆

佛種的宗教因素，受戒帶來不菲的經濟收益也是很重要的推動力。在寶華山傳戒個案的基礎

上，討論儀式經濟對當代中國佛教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 寶華山    傳戒    佛教    儀式經濟

[作者簡介] 劉瓊，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2023），復旦大學中國史博士後，研究方向為

中國近當代史、中國近當代佛教儀式經濟與佛教社會史。

a 本文部分内容得到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韓鋼教授的悉心指導，又蒙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惠賜寶貴的修改意見。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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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新政府即推出一系列變革措施，整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
化，佛教界難以跳脫世外。宗教政策、寺廟經濟、僧團來源、佛教自身的戒律儀軌，均發生不同

程度的轉變。在諸多變革中，傳戒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話題。根據佛教制度，傳戒是培養僧

才、紹隆佛種、續佛慧命的必要儀式，a是檢驗僧團乃至佛教發展狀態的重要指標，也是佛教史

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於當代中國大陸佛教界發生的諸多變革，特別是1949年後對佛教和僧尼的多方改造，侯坤
宏和學愚兩位學者已經做了相當充足的研究。b但是，兩位學者對於該時期大陸佛教的傳戒問題

關注不多。溫金玉著專文「新中國佛教七十年的傳戒情況簡述」介紹1949-1966年間的傳戒史。
但他只描述了數條中國佛教協會的傳戒條例，未能對“文革”前十七年各地傳戒具體情況展開論

述。c相對而言，半個世紀前美國學者霍姆斯·維慈（Holmes Welch以下簡稱維慈）的研究仍然
是目前關於當代中國大陸傳戒問題最有價值的參考文獻之一。維慈分析了1949年後中國大陸傳戒
法會減少的原因，推測1955年中國佛教協會限制戒子跨地域流動與同年寶華山傳戒之間的關係，
強調執政者對傳戒的改造。d本文認爲，1949年後寳華山傳戒既和中共政權藉此宣傳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發揮宗教外交功能以及改造僧團有關，也離不開寺方積極的推動。寳華山之所以大力推

行傳戒法會，除了它作為律宗祖庭、傳戒悠久的歷史因素及紹隆佛種的宗教因素，受戒帶來不菲

的經濟收益也是很重要的推動力。

寶華山隆昌寺作為昔日中國首屈一指的傳戒律寺，成為全國僧尼心馳神往的受戒聖地，e為

中國乃至世界各地提供了諸多知曉並嚴守佛教清規戒律的僧人。無數僧尼、居士在該寺受戒之後

走向各地，成為佛教的中堅。研究共和國時期中國大陸的傳戒問題，寶華山是極好的切入點。

本文以江蘇省句容縣寳華山隆昌寺為主要研究對象，結合句容縣政府的官方檔案、地方官

員、僧尼的回憶資料以及佛教期刊雜誌、地方誌的記載，還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律宗中心寶

華山兩次重要傳戒儀式的前因後果，並在此基礎上討論儀式經濟在當代中國大陸佛教史上的

地位。

二 寶華山僧團的境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一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為
國家意識形態，向國民廣泛宣傳無神論並以此重塑社會觀念；另一方面也承認和規定國民宗教信

仰的自由權，給宗教信仰自由留下法律和政策的空間。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在北平召開。宗教信仰自由被寫入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

領」。f對於宗教團體和宗教人士，新政權承認和允許其繼續存在，甚至賦予其上層人士一定政

a 在某個寺院經過師父剃度之後的僧尼成爲沙彌、沙彌尼，只有經過傳戒儀式，成爲比丘、比丘尼才算正式步入僧團。据『寳
華山誌』記載，該山七世祖在北京法源寺開創“三壇大戒”，分別爲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本文的傳戒即指傳授三壇大
戒的法會。關於剃度和傳戒的具體程式和內容，參見[美]霍姆斯·維慈：『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下（臺北：華宇出版社，
1988），包可華、阿含譯，第33-79頁。

b 侯坤宏：『浩劫與重生——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大陸佛教』(台南：妙心出版社，2012)；學愚：『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c 溫金玉：「新中國佛教七十年的傳戒情況簡述」，『法音』10（2019）：41-44。
d 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pp.117-124、525. 此處的寳華山專指寳華山隆
昌律寺。維慈發現“山”在特殊情況下，往往專指山中最主要的寺院。寳華山脈中除了隆昌寺，再無其他大型知名寺院，人
們提到寳華山往往專指山上的隆昌寺。但人們往往更習慣叫寳華山，而不是隆昌寺。據前來寳華山受戒的僧人回忆，他們
大多知道寶華山，“不常記得是叫做隆昌寺”。參見[美]霍姆斯·維慈：『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上（臺北：華宇出版社，
1988），包可華、阿含譯，第48頁。本文出現的寳華山專指寳華山隆昌寺。

e [美]霍姆斯·維慈:『近代中國佛教制度』下，第50頁。
f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北
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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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位，同時又通過巨大的行政力量對其實施改造，建立實際上由新政權掌控的新的宗教團體，

向宗教界推行新政權的政治理念和宣傳政府的各項政策方針，動員宗教人士特別是底層人士參加

生產勞動甚至還鄉還俗。新政權有關宗教的理念和政策，蘊含著一種內在張力：既延續宗教，又

抑制宗教及其影響。

政府固然在法律、政策層面給予宗教生存的空間，為了維護治安穩定、清除對新政權有敵意

的國內外勢力，發動各項政治運動，例如清除反動會道門、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這些運動雖

未專門針對宗教界，但對宗教界產生很大影響。其中又以土地改革對大型寺廟的影響爲最。

1950年2月以來，蘇南各地陸續進入土改準備階段。a寳華山作爲廟產衆多的叢林寺院，難逃

土改。1951年寶華山所在的句容縣完成土改後，寺裡原有的土地大多被政府徵收，重新分配後寺
僧僅得138畝田地。b

1950年土改法規定給僧尼和農民同樣的土地和生產資料，但有一個前提：宗教職業者必須有
“勞動力”。當時寶華山尚有許多無法參加勞動生產、年老體弱的僧尼。也就是説，寳華山的

138畝土地，只是按照有勞動力的僧人數量分配的，年老體弱的無法因勞動力獲得土地的僧人也
要依靠這138畝土地收入為生。這直接為年輕僧人和老僧之間的矛盾埋下伏筆。

1949年後，寶華山的僧人分成兩撥，一撥青壯年僧人住在山下種田，另一批老僧和執事僧住
在山上。重新分配的土地秋收之後才能接手耕種。青黃不接之時，山上僧人的生活相當艱苦，每

天啜粥二餐，還時常斷炊。c有的僧人嗷嗷待哺，以致食草充饑。d物質生活極度匱乏的情況下，

寳華山眾僧推舉知客師松岩赴上海，e請金剛道場住持清定兼任寳華山方丈。清定接手寳華山之

後，拿出自己的積蓄補貼山上眾僧，並號召金剛道場僧衆信徒為寳華山募集善款，在道場內為其

設置供壇，壇上所得悉數送給寳華山。f金剛道場和清定法師的接濟確實緩解了寳華山的困窘，

但對眾僧只是杯水車薪，沒有從根本上改善物質生活。接濟又激化了山上眾僧之間的矛盾，讓寳

華山僧團更加離心離德。g

有勞動力的僧人看不起也不願意將辛苦勞動所得分給不能生產的老僧，山上老僧的生活艱苦

異常。1953年農曆正月初一到初三，據山下民眾反映，有三個老和尚下山到水泥廠要飯。他們自
帶面口袋，早晨出門，晚上回寺。當地政府部門知道寶華山僧人春節要飯的事情後，找到寺裡負

責管理庫房的青年僧人傳中，傳中說自己不清楚有老僧下山要飯，並承諾如果確有此事一定會予

以制止。他對老僧說：“每月你們伙食錢都有，並沒餓著，你們這樣要飯，把山上和尚資格去

掉了。”h言下之意是倘若老僧再去要飯，就將其逐出寺門。青年僧人還威脅老僧，“政府來幹

部，你們瞎說八道，你們也不勞動，寫信給上海當家和尚，就不接濟你們，山上的寺院也不分給

你們，看你們怎麼辦。”部分老僧生活實在艱難，甚至萌發了自殺的念頭。i

物質生活的困窘迫使僧團尋找更多的自救之道。他們參加農耕、販賣柴草和賣鐵等。販賣

柴草成為主要生活來源，附帶種茶葉、青菜等。土改之後，除了138畝耕種的田地，寶華山分到
3660畝山田。這些地不能種植糧食，但是山上有柴火，可供僧眾自用，也可出售。1953年，住
在山上的僧人打算用2000畝柴火換7000-8000斤的糧食，可以維持三個月的生活。由於山柴面積

a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江蘇省志：農業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56-61頁。
b 句容縣委統戰部：「關於寶華和尚生產情況」 (1953年3月23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3-1-2。
c 方子藩、倪正和等：「為寶華山隆昌寺僧眾募化齋糧緣啓」，『覺有情』3（1950）：24。
d 「上海市佛教協會教理研究室座談會：討論關於肅清上海佛青出版的『覺訊』及小冊子中反動言論影響的問題（摘錄）」，
『弘化月刊』176（1956）：14。

e 知客師，寺中負責接待客人的執事僧（有職位的僧人）。參見[美]霍姆斯·維慈：『近代中國佛教制度』上，第5頁。
f 李富強編：『一代宗師清定上師』（成都：巴蜀書社，2017），第158頁。
g 句容县八区：「關於寶華山情況报告」（1953年2月22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3-1-2。
h 句容县八区：「關於寶華山情況报告」（1953年2月22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3-1-2。
i 句容縣委統戰部：「1953年上半年統戰工作檢查」（1953年12月17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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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闊，他們計畫雇傭農民摟柴，農民獲得四成，僧人自留六成。a但是這項計畫遭到了多方

的反對。

首先，山下靠種田為生的16位僧人頗為不滿。他們認為這些山柴自己也有份，但山上的僧人
卻未分給他們換得的糧食。此外，他們已經在山下耕種為生，僧人雇傭農民收柴仍是不勞而獲的

“剝削”行為。其次，寶華山附近的民眾也多有不滿。原因是附近的村民都想獲得收柴的機會，

沒參加收柴的村民意見很大，與參與收柴的村民發生衝突。負責管理寶華山的地方官員同樣顧慮

重重。一方面，他們也和山下僧人一樣，認為僧人雇傭勞動力收取山柴的方式不符合政府改造僧

團的大方向，他們仍未擺脫“寄生蟲”的角色；另一方面，許多收柴的村民為了省力氣專門砍小

樹，這種竭澤而漁的方式為日後山柴的成長和收穫留下巨大的隱患。鑒於以上諸多顧慮，管理寶

華山的句容第八區區委只允許山上僧眾販賣1000畝的山柴，大致可換得大米3000斤。b僅夠維持

眾僧一個多月的生活。如果按照樹木生產規律，下一次收柴要到一年之後了。寶華山僧人要想活

下去，還要尋找別的方法。

管理層僧人不得不把目光轉到寺裡僅存的物資上。1953年11月，知客師仁淵打算將寺裡四千
多斤鐵筋和自來水管賣出去換糧食。賣鐵之前，他先向寶華山所在的句容縣第八區財糧助理請

示，對方隨即上報句容縣財糧科，科長王玉文和其他工作人員商量後同意賣鐵。得到批准後，仁

淵到南京、鎮江等地尋找買主，幾經波折終於找到。他回到第八區區公所開賣鐵證明。區公所文

書發現後，立刻致電句容縣統戰部，詢問是否同意寶華山賣鐵，統戰部拒絕了。仁淵回到寶華山

後，自己開了個證明，將鐵直接賣給南京私商王恒福。第八區公所很快將仁淵私自賣鐵的事情上

報給句容縣政府，縣政府又將情況反映給江蘇省委統戰部。省委統戰部要求句容縣將寶華山賣

鐵的錢全部沒收，明令這筆錢不歸僧人所有，但是可以撥出一部分款項用來修補寺廟房屋。江

蘇省統戰部批評批准賣鐵的縣財政科態度過於隨意，應該向縣委做檢討，知客師仁淵也必須寫

悔過書。c

得到江蘇省委統戰部的批示後，10月，句容縣相關幹部到寶華山處理後續事情。他們說：
“不經過政府批准，私自出賣廟內財產是違法的。”d寺裡僧人對此頗為不滿，認為這次賣鐵已

經得到過縣財政科的許可，並非完全不合法。平心而論，寶華山僧人的“不滿”情有可原。最初

仁淵向句容縣財糧科請示賣鐵事宜時，確實得到了對方的肯定，只不過句容縣不同政府職能部門

之間處理宗教問題存在較大分歧。仁淵賣鐵的案例充分反映了地方政府在管理宗教問題上的混

亂，很多行為無章可循。

雖然寶華山僧眾百般不情願，最後還是把賣鐵的錢上交區公所。e1953年底上海金剛道場突
然停止了對寶華山的資助，這對寶華上眾僧來說無異雪上加霜。迫於無奈，僧眾向銀行貸款若

干，承諾日後全力砍柴，用賣柴所得歸還銀行。f生產上的困頓、政府官員對賣鐵創收、收柴換

糧的諸多限制導致寶華山僧眾的生活異常艱難。1954年當外地僧團詢問寶華山是否繼續傳戒，真
如雪中送炭，山上執事僧迅速抓住機會，希望依賴傳戒收入改善僧團的生活。

三 1955年寶華山傳戒背後的經濟動因

1954年7月，句容縣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上，寶華山僧人仁署以宗教界人大代表的身份出

a 句容縣委統戰部：「關於寶華和尚當前情況報告」（1953年9月16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3-1-2。
b 句容縣委統戰部：「關於寶華和尚當前情況報告」（1953年9月16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3-1-2。
c 句容縣委統戰部：「本縣和尚活動情況報告」（1953年11月16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3-1-2。
d 句容縣委統戰部：「本縣和尚活動情況報告」（1953年11月16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3-1-2。
e 句容縣委統戰部：「本縣和尚活動情況報告」（1953年11月16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3-1-2。
f 句容縣委統戰部：「關於寶華山和尚情況報告」（1954年3月16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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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會上他反映1954年2月份以來，上海、鎮江等地有三十多位僧尼致信，詢問春戒事宜。a寶華

山希望政府能夠批准傳戒。句容縣第八區區長于培灝請示江蘇省宗教事務處，對方回復：“同意

舉辦。但要充分做好各項準備工作。”b

表面上這次傳戒是各地戒子主動請纓，寶華山看似被動順勢，實際上山上眾僧對傳戒可謂

“大旱望雲霓”。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傳戒能夠帶來不菲的經濟收入。1954年收到各地僧尼
求戒的詢問後，寶華山計劃傳戒40-50人。對於這次傳戒，各級政府都不想聲張。維慈採訪過一位
1957年前離開中國大陸的僧人，這位僧人聽說當地政府不許寶華山公開宣傳。c但是消息還是經

過各種管道傳出去了。1955年4月24日傳戒法會開始，參加受戒的人數已經達到299人。d戒費是

15-20元，保守估計，寳華山共能獲得數千元的戒費。
戒子們來自十幾個不同的省市。戒子中年齡最大的76歲，最小的16歲。從戒子的來源看，江

蘇省內為最。筆者認為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是跨省流動手續繁瑣，第二則是許多僧尼無力承擔

沿途的車馬費。筆者並沒有看到寳華山受戒直接相關的手續，但是五臺山吉祥寺可提供參照。

1954年五臺山吉祥寺在報紙上專門刊載傳戒規約，第八條是：“來去路費自備。遷移證（地址：
山西繁峙縣莊子鄉）。”還要帶好選民證。e僧人若要外出，必須要前往當地政府開據相關證

明。這無疑增加了跨省流動的難度。

經濟原因對傳戒的限制不小，長途旅行的費用也令許多僧人感覺壓力倍增。參與籌備1955年
寶華山春戒的上海僧人道明說：“這次放戒時間太緊促了，還有不少人沒有搞到錢和衣服，未能

來。今年放過這一次，來的人還要更多。”f對戒子來說，戒費和路費是不小的經濟負擔，但這

筆受戒費用對寶華山來說確是雪中送炭。這筆收入是當時任何生產性收入（種地、摟賣山柴等）

難以企及的。

戒費只是傳戒期間的部分收入，僧眾還得到一些政府部門的福利。傳戒期間，句容縣公安局

和宣傳部沒有限制寶華山的糧食供應，而且有所增加，每人的糧食定額從以往的每人每天一斤米

上漲到一斤六兩。刨除糧食費用，寶華山此次傳戒淨剩三千多元。g這筆錢讓寶華山終於短暫地

擺脫了“吃完上頓愁下頓”、“月月為糧愁，月月求救濟”的窘迫現狀。1955年11月，句容縣統
戰部官員去寶華山調查，知客師仁淵說，“今年的生活沒有問題”，寳華山僧團可以衣食無憂地

生活7個月，還有存款1070元。h傳戒帶來的各項儀式收入讓寶華山自1949年後第一次連續七個月
沒有斷糧危機。

除了經濟上的考慮，寶華山傳戒也成為宣傳中共宗教政策極佳的範例。寶華山是享譽世界的

佛教道場，它的境遇備受國內外關注，是檢視中共宗教政策的重要參考對象。當局需要利用寶華

山來向世界證明他們對信仰自由的尊重。

1955年寶華山春戒4月24日開始，5月10日結束，這個時間剛好和亞非萬隆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重合。1955年4月18-25日，萬隆會議召開，總理周恩來代表中國出席。緬甸、斯里蘭
卡等會議發起國均是全民信佛的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與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大為不同，中國的

宗教信仰問題因而受到格外關注。周恩來利用其出色幹練的外交手段更新了亞非國家對中國的

a 按照慣例，寳華山每年傳戒兩次，春冬各一次。春天的傳戒簡稱爲春戒。[美]霍姆斯·維慈:『近代中國佛教制度』下，第
56-57頁。

b 秦今寶：「寶華山隆昌寺——解放後全國第一個授戒寺院」，『句容文史資料：寶華山隆昌寺專輯』（句容：句容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 199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句容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第9輯 ，第28頁。

c 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p.522.
d 句容縣統戰部：「句容縣寶華山放戒情況報告」（1955年5月10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5-1-4。
e 「五臺山清涼橋吉祥寺傳比丘戒規約」，『弘化月刊』160（1954）：10。
f 句容縣統戰部：「句容縣寶華山放戒情況報告」（1955年5月10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5-1-4。
g 句容縣統戰部：「句容縣寶華山放戒情況報告」（1955年5月10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5-1-4。
h 句容縣統戰部：「對於寶華山隆昌寺準備改戒情況及我們對今後工作意見報告」（1955年11月30日），句容縣檔案館，檔
號：212-19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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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a

萬隆會議後，中國和東南亞諸國展開一系列佛教徒互訪交流活動。b寶華山傳戒也成為這波

佛教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傳戒開始後，中共中央電影製片廠立刻派出攝影小組，錄製傳戒儀式

的整個過程。從戒子報道到儀式結束，從山下到山上，事無巨細，拍成一部新聞紀錄片，準備對

國外發行。c

然而，好景不長，當寶華山僧眾為冬戒積極做準備之際，1955年8月16-31日，中國佛教協會
理事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核心目標是肅清藏在佛教界的“反革命分子”。

上海佛教青年會幾位負責人和金剛道場住持清定法師首當其衝，紛紛被捕。d寶華山因請清定法

師擔任住持的歷史受到牽連。

因佛教界肅反及清定的緣故，句容縣對寶華山1955年冬戒高度警惕。1954年籌備傳戒時期，
寳華山監院仁署曾到上海向清定法師請示。1955年上半年傳戒開始前後清定法师派道開、明波兩
位僧人來寶華山幫忙。下半年佛教界肅反运动開始後，剛結束不久的寳華山傳戒活動因清定法師

的間接參與備受當局質疑。佛教界肅反運動大力開展之後，寶華山又有兩位僧人被判為反革命分

子，遭到逮捕。鑒此種種，當1955年下半年全國各地四十多人再次致信求戒時，江蘇省政府決定
堅決制止寶華山的傳戒計畫。e

江蘇省政府方面的限制措施主要有兩種。第一，召集寶華山負責僧人，告訴他們如果前來受

戒的戒子有政治問題，會對佛教界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這個責任要由寶華山來承擔；第二，句

容縣政府援引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喜饒嘉措“應以一省為範圍，就地傳戒。如果本省之內無傳戒

者，也可到鄰省受戒”的規定，要求戒子以本省為限。外省來的受戒人一定要取得“該省及鄰省

無傳戒活動、授戒者與受戒者經過審查”的證明材料，才可以跨省到寶華山受戒。f中央統戰部

大致同意了江蘇省方面的建議， 但是留有更多餘地，“如果各地授戒者與受戒者均已來到時，則
不必限制過嚴，以免刺激他們的宗教感情而被反革命分子藉以利用。因此，凡已來寺者，可允其

參加傳戒活動。但需配合公安部門，掌握情況”。g

由於以上諸多因素，1955年冬和1956年春，寶華山暫停傳戒。直到1957年國內整體宗教環境
相對放鬆後才重啟戒壇。停戒期間，儀式收入消失，生產收入不濟，寳華山的經濟狀況一落千

丈，僧團又陷入了溫飽困境。

1955年冬戒停止後，統購統銷政策讓眾僧生活更添辛酸。1955年前，除了耕地、柴草收入，
茶葉收入也是寶華山輔助性經濟來源。1955年，句容縣全面開展茶葉生產，h寳華山的茶葉每斤

可以賣到4.8元，茶葉收入一躍成為寶華山主要的進項，可以維持全寺39位僧人6個月的生活。但
是茶葉的高價只維持了一年。1956年，句容縣采購局開始統購寳華山的茶葉，卻只給出每斤1.13
元的出價。連支付工資和柴火都不夠，茶葉所得只夠眾僧兩個月的生活費。因統購政策，1956年
賣出茶葉後，寳華山尚有四個月的開銷無著落，僧團叫苦連天。i許多老僧脫下棉衣沒有單衣。

a 「訪陳叔亮、王倬如、李慎之、錢嘉東、郭英會、雷英夫、浦壽昌、章文晉——周總理在萬隆會議上」，『話說周恩來』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第231-232頁。

b 「歡迎中國佛教訪緬代表團的歸來」，『現代佛學』6（1955）：1；樂觀：『六十年行腳記』（臺北：海潮音社，1977），
第159-160頁。

c 秦今寶：「寶華山隆昌寺——解放後全國第一個授戒寺院」，第29-30頁。
d 學愚：『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第385-394頁。
e 句容縣統戰部：「對於寶華山隆昌寺準備改戒情況及我們對或是今後工作意見報告」（1955年11月30日），句容縣檔案館，
檔號：212-1955-1-4。

f 江蘇省委統戰部：「關於句容縣寶華山隆昌寺將於今冬明春舉行傳戒活動的請示報告」（1955年12月16日），句容縣檔案
館，檔號：212-1956-1-5。

g 中央統戰部：「同意寶華山隆昌寺改戒活動的通知 」（1956年1月4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6-1-5。
h 孫紹忠、呂善弟：「句容茶葉興起之回顧」，『句容文史集粹：句容文史資料』（句容：出版社不詳，2002），句容市政協
學習和文史委編，第18輯，第321頁。

i 句容縣委統戰部：「工作情況報告」（1956年6月5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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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縣政府從1月到4月，每月給僧眾100到300元不等的救濟。a即便如此，1957年全山還缺兩個
多月的生活費才能熬到新茶上市。b除了茶樹，寳華山還種過柏樹、栗樹和油桐等。不過附近村

民經常來山偷樹苗和柴草。眾僧多次與偷樹村民發生衝突，請地方林業站的基層官員與之交涉，

都沒能阻止村民繼續偷竊。c寶華山依靠種樹謀生的計畫不斷受到打擊。

在這種情況下，1957年當局允許寶華山再次傳戒，對山上眾僧無疑是莫大的福音。僧眾們期
待像1955年一樣，依靠傳戒的儀式收入改善生活。但是他們無法預料的是，此次傳戒在戒費歸屬
和傳戒人員方面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四 1957年寶華山傳戒及僧團變化

1956年和1957上半年，因外交需要和國內較為寬鬆的政治氛圍，宗教活動有所復甦。1956年
是萬隆會議結束的第二年，恰逢釋迦牟尼佛圓寂2500周年。為了紀念這個重要的日子，國際間的
佛教界交流互訪相當頻繁。多個國家的教界代表團來華訪問。d

國內的政治氛圍也相對放鬆。1957年2月底，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
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呼籲各界為執政黨提意見，隨後又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社會

政治氛圍更加寬鬆。e宗教工作部門調整前期過於僵硬的政策。f江蘇省政府宗教事務管理部門放

寬“合法宗教活動”的界限，並且規定不得干涉教徒個人的宗教生活。g在這個背景下，1957年
春寶華山重啟戒壇。不過，山上的職事僧向江蘇省宗教局表示尚未做好充分準備，希望將戒期改

到秋天，宗教局同意了。h

半年後，中國的政治氛圍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57年下半年政治氣候驟然轉寒。上
半年“鳴放”中表現積極的各民主黨派及大量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到整肅。雖然官方

對待宗教界“反右”宣傳甚為謹慎，實際上一場針對宗教界的意識形態改造及“反右”運動已

經開始。i

然而，與大環境相左，1957年秋寶華山不僅舉辦傳戒，此次受戒人數更是高達九百多人，j

堪稱毛澤東時代人數最多、聲勢最浩大的傳戒法會。對此，維慈深感困惑：“雖然此次傳戒在報

紙上隻字未提，但地方官員肯定是知道並許可的。在‘反右’運動高速發展的時期，這似乎是一

個異常的不合時宜的錯誤。這是一個很難解釋的問題。”k筆者認為1957年下半年當局允許寶華
山傳戒至少有三重目的：第一，進一步向國內外證明中共信仰自由政策；第二，通過傳戒改組寶

華山，讓政府信賴的進步僧人掌握領導權；第三，獲取戒期的經濟回報。

綜合維慈的觀察及筆者獲得的材料，絕大多數寺院在1957年下半年以後停止傳戒。何以萬馬
齊喑，寶華山卻能一枝獨秀？這份特權來自中共決策者的授意。當局需要設立一個歷史悠久的傳

戒道場來向國內外證明他們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1957年，江蘇省宗教事務局透露：“今後中

a 句容縣委統戰部：「寶華山隆昌寺情況彙報」（1957年3月15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7-1-6。
b 寶華山隆昌寺：「要求給予生活補助的函」 (1957年3月10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7-1-7。
c 句容縣寶華鄉：「關於釋學愚買兔子餵養的申請及用出賬表 」 (1957年7月20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 212-1957-2-11。
d 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pp.185-187.
e 楊穎奇主編：『江蘇通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卷（1949-1978）』（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第201-206頁。
f 李維漢：「李維漢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發言」（1957年4月4日），『歷次全國統戰會議概況和文獻（1950-1987）』
（北京：華文出版社，1998），收錄於『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香港
中文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

g 江蘇省人委宗教事務局：「省1956-1957年佛教工作規劃（草案）」 (1957年4月12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7-2-
10。

h 江蘇省統戰部：「關於寶華山隆昌寺春季放戒問題的函」（1957年3月7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7-1-7。
i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2008），第

659-660頁。
j 澈：「寶華山冬期盛大傳戒法會圓滿」，『現代佛學』1（1958）：4；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p.525.
k 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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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確定寶華山為全國放戒地點。”a寶華山作為樣板，成為全國僅存的少數傳戒場所。 
雖然中共欲藉助寶華山傳戒標榜自己對宗教信仰的尊重，作為一個無神論政黨，本質上它是

不太可能任由宗教發展的。如何將寶華山牢牢掌控在官方手中，一直是工作要點。1956年，句容
寶華山隆昌寺成為江蘇省宗教局指定的第一類名山大寺。名山大寺可以得到政府更多的經濟補

助，但也有更多的管控。江蘇省宗教局規定，在寶華山這種重點寺廟，兩年內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寺廟要逐步做到為進步分子所掌握⋯⋯，整個領導集團要爭取進步分子占優勢”。b寶華山傳

戒成為1957年下半年江蘇省宗教局佛道工作的“重中之重”。
1957年傳戒成為江蘇省政府改組寶華山領導層的好機會。宗教局計劃讓江蘇佛教籌委會出

面，於諸山長老中推舉賢才，遴選部分進步僧人擔任寶華山住持及監院等領導職務，調出政治上

“不可靠”的僧人。c1957年10月23日戒期正式開始前，為了能夠全盤掌握情況，江蘇省宗教局
對寶華山做了一系列的人事調整。寶華山兩位職事僧監院仁署和知客仁淵的矛盾為政府順利“純

潔”僧團帶來便利。

1950年後，寶華山請清定法師擔任方丈，仁署任當家師（監院）。d因清定常住上海，按照

叢林規制，寺中日常事務本該交由監院全權負責。但是知客師仁淵架空了仁署，仁署平時只管理

生產，誦經念佛，寺中大事小情悉由仁淵決定。仁淵協同靈松、松岩二僧，成為寶華山實際掌權

人。e

仁淵掌控寶華山之後的諸多做法，地方政府是不滿意的。1953年，仁淵未通知政府即販賣
柴火以換取大米、自製證明文件賣鐵給南京商人等行為，早已給當地政府留下“不聽話”的印

象。f1955年寶華山春戒前，仁淵赴上海拜訪清定法師，為傳戒做準備。又說：“這次放戒有不
少幹部來，有縣裡的、區裡的、還有一個鄉長。”他大肆宣揚幹部參與傳戒儀式，讓當局覺得他

是在擴大佛教的影響。清定已經被捕兩年，任何與他曾有聯繫的僧人很難不被懷疑。又有寶華山

僧人向句容縣統戰部密報，仁淵與靈松等五人成立小集團，與政治背景複雜的逃亡人員聯繫密

切。告密人還說1955年傳戒時，因仁淵和靈松主導傳戒，暗中收取戒子給的供養，數額達300-400
元。g仁淵複雜的政治背景以及主導1955年傳戒的歷史為當局所忌。1957年寶華山重啟戒壇，地
方政府自然不能再將領導權交給仁淵。

1957年，仁淵下山還俗。然而，監院仁署卻沒有重新掌握寶華山的領導權，江蘇省宗教局決
定直接派人管理。對於政府介入寶華山人事，仁署和靈松（曾與仁淵共同掌握寶華山）中止內部

糾紛，“一致對外”，紛紛反對政府派人主導傳戒。 
由誰管理寶華山，不僅關乎到日後寶華山的領導權和發展方向，更直接牽涉此次傳戒的收益

分配。1955年傳戒後，寶華山盈餘數千元，仁淵等主持法會的僧人私下也獲得不少供養。眾僧期
待1957年傳戒也能同1955年一樣。句容縣文化局幹部程尊平多方採訪得知，1957年來寶華山的戒
子每人需要繳納200元左右的戒費，h居士收費是出家人的一倍。根據1957年同戒錄中的資訊，共

a 句容縣委統戰部：「寶華山隆昌寺情況彙報」（1957年3月15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7-1-6。
b 江蘇省人委宗教事務局：「省1956-1957年佛教工作規劃（草案）」 (1957年4月12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7-2-

10。
c 江蘇省人委宗教事務局：「省1957年下半年佛道教工作計畫要點」，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7-2-10。
d 仁署和尚，號東巽，俗名李朝山，1902年出生，安徽人。18嵗因家境貧寒出家，26嵗在寳華山受戒，戒後留住山上。四年後
（1932年）回老家小廟作佛事謀生，1944年重回寳華山，擔任副寺的職務。僧人仁淵，1914年出生於江蘇泰縣。副寺，為監
院的下級。不同寺院副寺的職務有所不同。有的寺院裏副寺負責管理銀錢，有的則專門爲方丈專屬的衣鉢寮服務。寶華山的
副寺，主要工作是財務和管理倉庫。[美]霍姆斯·維慈：『近代中國佛教制度』上，第18頁；辰龍：「各執其事的隆昌寺眾
僧」，『句容文史資料：寶華山隆昌寺專輯』，第9輯 ，第113頁；句容縣統戰部：「龍潭寶華山隆昌寺森林場場務籌備委員
會簡章」（1952年11月24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2-1-1。

e 句容縣委統戰部：「關於寶華和尚當前情況報告」（1953年9月16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3-1-2。
f 句容縣委統戰部：「本縣和尚活動情況報告」（1953年11月16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3-1-2。
g 句容縣委統戰部：「寶華山隆昌寺情況彙報」（1957年3月15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7-1-6。
h 程尊平：「寶華山的戒壇、戒牒和授戒」，『句容文史資料：寶華山隆昌寺專輯』，第9輯 ，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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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僧尼戒子810人，居士115人。a此外，戒期的收入不只戒費。據方丈映澈說，傳戒期間，寶華

山重啟水陸道場，法會的收入也不少。b戒期所得如果能夠悉數歸僧團所有，很長時間內，山上

僧眾無需再過朝不保夕、溫飽難安的日子。

1957年戒費收入的歸屬一度成為僧團抵抗政府人事調整的重要原因。仁淵被趕下山後，寶華
山眾僧反對政府派人來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擔心不能全權掌握傳戒收入。部分僧人說：“如果

派人來我們就沒有這樣自由，就要來監督我們，管制我們，把我們當牛馬看待。”監院仁署私下

反對佛教會派人掌握放戒，說政府會把傳戒的錢全部拿走。也有的僧人認為，政府派人來參與放

戒，是要和他們“公私合營”。有的則說政府是要獨掌放戒的經濟權，戒期所收錢款除了政府來

人的工資外，其餘都要存入銀行，寺院一分錢也剩不下，紛紛反對政府派人。c 
江蘇省宗教局沒有顧及寶華山僧團的意見，而是讓江蘇省佛教籌委會出面，徹底改組寶華

山。佛教籌委會直接告訴山上職事僧，此次傳戒是省佛教籌委會而不是寶華山的事情，派誰來掌

管儀式應該由籌委會決定，寶華山無權干涉。傳戒正式開始之前，籌委會事先安排七人工作組上

山。籌委會先撤銷仁署的職位，隨後江蘇省政府將其調離寶華山，遷到南京毗盧寺做清眾（沒有

職務的普通僧人）。另外推選南京毗盧寺方丈映澈兼任寶華山住持，僧人覺園擔任都監，其餘職

事僧也有大幅更換和調整。新調來的幾位僧人以前並未住過寶華山。d即便做了寶華山方丈，映

澈大多時間仍在南京毗盧寺，很少來山。覺園的都監一職是個新職位。據寺裡老僧回憶，寳華山

本來沒有都監，律宗道場也從來沒有這個職位。覺園很少住在寶華山，大部分時間還在南京毗盧

寺。蘇州西園寺調過來的僧人道根成爲寶華山實際掌權人。e留在寺中擔任職事的寶華山舊人只

剩靈松，擔任權力較小的維那。f

除了寶華山內部人事調整，江蘇省宗教局還令省佛教籌委會提前安排傳戒法師。1957年寶華
山秋戒10位傳戒法師中9位來自其他寺院，g民國時期寶華山傳戒時主持儀式的10位法師都是寺裡
的常住僧人。h1957年戒師來源不符傳統，但10位戒師均是當時佛教界修行好、威信高的僧人。
可見，在掌控大局，確保事態不會超出政府管控範圍，當局還是尊重佛教傳統，力圖讓寶華山傳

戒成為一次正常的宗教活動。

由於人事調整等諸多原因，寶華山最後應該沒有得到戒期的各種儀式收入。筆者沒有看到與

此次收入歸屬直接相關的資料，但從當局對名山大寺的政策及戒後政府對僧團的改造來看，剩餘

戒費很可能被江蘇省佛教籌委會或者江蘇省宗教局拿走了。

a 1957年10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寶華山第二次大型傳戒法會正式召開。關於此次受戒的人數，目前筆者看到三種說
法。南京鷄鳴寺住持宗誠參加了1957年寳華山傳戒。據她回憶，上山求戒的比丘尼200多人，優婆夷300多人（女居士），比
丘、優婆塞（男居士）400多人，共996人。宗誠說因為這個數字比1000少4，所以她記得格外清楚。連山中的勤雜人員、管
理人員在內約1200多人。寶華山新任方丈映澈說此次共有新戒919人。這些戒子來自全國22個省，還有1人來自香港。根據寶
華山1957年冬戒的同戒錄，維慈發現共有925位僧尼居士參與傳戒。其中373位僧人和430位比丘尼受了完整的三壇大戒，115
位女居士受居士戒，另有7個年輕新僧受了沙彌戒。僧人們來自18個省市，分別是江蘇、安徽、浙江、遼寧、福建、河北、
湖北、山西、吉林、江蘇、廣東、黑龍江、湖南、山東、內蒙古、山西、四川、甘肅和北京。與1955年情況相同，江蘇的戒
子最多，有200位。其中又有一半以上的人數來自維慈所說的寶應、江都、如皋、鹽城為四角組成的平行四邊形區域，他稱
之為“僧人的搖籃”。雖然1955年中佛協第二次擴大會議及江蘇省宗教局對跨省傳戒限制良多，但是此次傳戒仍有超過一
半的僧人來自江蘇省外。宗誠、映澈、維慈說法雖然不同，但1957年寶華山受戒人數在900人以上應該是準確的。比1955年
春節時的299人，這次傳戒可謂聲勢浩大。参见花姝：「雞鳴寺住持憶寶華」，『句容文史資料：寶華山隆昌寺專輯』（句
容：句容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 199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句容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第9輯 ，第
103頁；澈：「寶華山冬期盛大傳戒法會圓滿」，『現代佛學』1（1958）：4；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 p.123、
525；Holmes Welch,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 1900–19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6.

b 澈：「寶華山冬期盛大傳戒法會圓滿」，『現代佛學』1（1958）：4。
c 句容縣委統戰部：「關於寶華山情況」（1957年9月），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7-1-6。
d 句容縣委統戰部：「寶華山情況報告」（1957年9月），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7-1-6。
e 辰龍：「各執其事的隆昌寺眾僧」，第116頁。
f 維那，職位相當於講師或者教練。放戒期間，寶華山的維那負責向新戒傳授佛門基本知識。辰龍：「各執其事的隆昌寺眾
僧」，第113頁。

g 程尊平：「寶華山的戒壇、戒牒和授戒」，第21頁。
h [美]霍姆斯·維慈：『近代中國佛教制度』下，第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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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江蘇省宗教局制定未來兩年佛教工作規劃，明確規定針對寶華山這種地處林區山
區的寺院，要求寺裡僧尼參加農業生產和副業生產。a江蘇省宗教部門希望儘量減少寶華山的宗

教活動，消減上層僧人的放戒思想，鼓勵他們從事生產自救。b為了進一步組織僧眾從事生產勞

動，戒期結束後，有30多位“歷史清白”的新戒留在了寶華山。方丈映澈說這30人主要是“在山
學戒”，並進行生產、學習和修持。不過據僧人聖元、果真回憶，1957年戒期結束後，山上確實
給新戒子辦過學戒堂，但是鑒於生存壓力，學戒堂內的僧眾沒辦法認真學習基本宗教修持，大多

數時間必須從事體力勞動。c江蘇省宗教局的佛教規劃以及戒後寶華山日益偏重生產的事實，側

面印證1957年當局不會將戒期收入交給僧團自用。
失去戒期的儀式收入當然很遺憾，但是僧團也不是毫無所得。拋開邵隆佛種的宗教成果，他

們也從傳戒中得到微薄的物質福利。當局幫助解決1957年傳戒期間的食物和布匹供給問題，句容
縣統戰部幫忙聯係供應1000斤黃豆。句容縣糧食局滿足預購食用油的需求，寶華鄉人民委員會給
予83丈布票，以供眾僧戒期使用。d也有港澳同胞給山上郵寄糧油和法衣。e方丈映澈藉助傳戒的

機會，希望要回被南京竹器廠佔用良久的寳華山下院定水庵。如果沒有傳戒，僧人是很難提出要

回廟產的要求的。f

五 結論

本文詳細介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江蘇句容縣寶華山隆昌寺1955年和1957年兩次傳戒的
前因後果。作為中國最富盛名的傳戒道場之一，民國時期，寶華山每年春冬兩戒總能吸引成百上

千的佛教徒前來。該寺平時開銷主要依靠南京近郊及句容縣境內的田租收入和前來受戒的僧尼繳

納的受戒費。g受戒時期人口陡增，寺裏支出增多，租穀和戒子繳納的戒費不足以供應戒期的消

費，山上便另外舉辦水陸法會以填補開銷。h總體來説，民國時期寶華山的田產所得、戒子繳納

的戒費、傳戒期間舉辦的水陸法會以及香客們的布施等儀式收入足以應付戒期的各項開銷，還有

剩餘能夠支援常住僧人的日常生活。

1949年中共新政權建立後，寶華山的經濟結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土改之後大部分田產被
重新分配，微薄的生產性收入甚至難以維持寺僧的基本溫飽，眾僧都期待通過宗教儀式收入來改

變困頓的現狀。筆者認為，佛事、傳戒等儀式性收入的缺失是1949年後寶華山僧團生活艱難最重
要的原因。

1953年，因內政外交的變化，江南一帶曾出現過一次佛事高潮。常州、蘇州、上海等地的經
懺市場熱鬧異常，大小寺院的佛事訂購均有所提升。僧尼生活明顯改善，許多人放棄生產重操經

a 江蘇省人委宗教事務局：「省1956-1957年佛教工作規劃（草案）」 (1957年4月12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 212-1957-2-
10。

b 句容縣委統戰部：「寶華山在解放初期的政治情況」（1960年6月8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60-2-20。
c 程尊平：「寶華山的戒壇、戒牒和授戒」，第23-24頁。
d 寶華山隆昌寺：「要求統戰部幫助解決黃豆一千斤的函」（1957年10月12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7-1-7；寶華
山隆昌寺：「關於戒期中購買白布的申請 」（1957年10月25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57-2-11。

e 句容縣委員會：「關於寶華山名勝古跡隆昌寺仍交我縣管理的請示報告」（1978年12月19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
1978-1-19。

f 寶華山隆昌寺：「關於要求南京市民建竹木器生產合作社立即遷讓還我山所管龍潭定水庵的函」（1957年10月1日），句容
縣檔案館，檔號：212-1957-1-7。

g 花姝：「隆昌寺廟產知多少」，『句容文史資料：寶華山隆昌寺專輯』，第9輯，第105頁。
h 據維慈記載，民國時期寶華山有常住僧人200位左右，一年傳戒兩次，每年大概有600位僧人在此受戒。新戒只支付很少的
費用，僧人每人2-5元，比丘尼雙倍，在家居士三倍。1924年以前，寳華山傳戒時間是53天，1924年後大致是38天左右。不
過据僧人真華回憶，1945年後他去寶華山受戒時，戒期仍是53天。以1930年代的消費水平計算，倘若各種新戒加常住僧人
500人入住50天，不包括各種菜蔬，光購買大米就需要1500元。戒期還要發給戒子各項飯缽、衣袍和佛經等等。一個人按照
3元計算，保守估計要花費1500元。以每位新戒繳納3元計算，加起來不到2000元。戒費不足的部分由戒期水陸收入填補。
參見[美]霍姆斯·維慈:『近代中國佛教制度』下，第55-58、77-78頁；真華:『參學瑣談』（臺北：東方文化藝術研究所，
1997），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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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舊業。a然而寶華山卻未能從這波佛事熱潮中分享到紅利。原因是作為知名律宗道場，除了傳

戒期間的水陸法會，平時寶華山幾乎不做佛事。當許多不知名小廟的僧尼受益於蓬勃的經懺訂

購，生活大為改善，寶華山僧團還在為基本溫飽掙紮。1955年秋天，寶華山終於可以重新傳戒，
寺僧大為振奮。這次傳戒的儀式性收入極大緩解了山僧的窘迫，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
來，寶華山第一次出現連續七個月衣食無憂的狀態。但是，本質上新政權並不希望僧團繼續依賴

宗教收入為生，改造僧團使他們從事生產勞動更加符合當局的宗教政策。加上當時各項政治運動

的干擾，寺僧掌握傳戒經濟大權的歷史曇花一現。1957年寶華山雖然重啟戒壇，但江蘇省各級宗
教部門對傳戒的介入更深。通過戒前改組山上領導層、戒後大力組織僧人從事生產等方式，竭力

打擊寶華山對儀式性收入的依賴。

生產收入不足，宗教儀式收入的缺失像一個幽靈，繼續困擾1957年後的寶華山。1962年秋，
寶華山僧人邵林回老家安徽巢縣銀屏公社探親。此番回鄉後，他決定徹底離開寶華山，回家鄉看

小廟。他的計畫得到老家生產隊和巢縣統戰部的支持，雙方給他開具介紹信。寶華山上層僧人

不同意。邵林宣稱哪怕不要糧油戶口也行，他最後還是離開了寶華山。b邵林執意離開寶華山之

際，安徽、江蘇、浙江多地各項經懺佛事復甦，揚州部分地區生產隊幹部帶頭作佛事，小廟僧尼

收入頗豐，甚至有能力給村民放高利貸。c1958年後，失去儀式性收入的寶華山眾僧仍在土裡刨
食，從事並不熟練的生產工作，為基本溫飽而煩憂。至少從寶華山的案例來看，僅靠生產性收

入，全無儀式性收入的經濟模式無法滿足僧團的基本物質需求。

[責任編輯： 廖媛苑]

a 常州市人民政府民政科：「常州市佛教動態及提出幾點意見」（1953年8月21日），常州市檔案館，檔號：B43-1953-1-4-
64；上海市委統戰部：「關於圓明講堂法會的復函」（1953年3月7日），上海市檔案館，檔號：A33-2-650-4；「關於處理
最近佛教活動中混亂情況的指示」（1953年5月5日），溫州市檔案館，檔號：87-5-80。

b 江蘇省宗教事務局：「關於邵林和尚出走 希望動員其回寶華山」（1962年12月11日），句容縣檔案館，檔號：212-1962-1-
15。

c 高郵縣委統戰部：「關於佛教界當前情況及今後管理意見的報告」（1963年10月30日），揚州市檔案館，檔號：B5-3-15-
38；「江蘇有些農村佛事活動增多」（1962年5月10日），『宣教動態』838（1962）：4。


